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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他默默地仰望天空
又是一个夕阳残照的黄昏。宽敞的卧室里依然那样沉静。
毛泽东半躺半靠在那宽大的床上，不知一本什么书吸引了他。他已经

一个多小时一动不动了。
小孟坐在沙发上，正在翻看当天的报纸，也许是翻动报纸的细微声音

惊动了毛泽东，也许是毛泽东感到了疲劳。他在床上转了个身，顺手把书放
在一旁。

正在翻看报纸的小孟，大概是护士职业养成的习惯，毛泽东这一不大
的动作和声音，使她马上察觉。她顺着声音望过去，此时，毛泽东正在望着
她，她刚要站起来，毛泽东却向她做了个手势，把手向下按了两下，意思是
让她坐下来。然后毛泽东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问道：“报上都有些什么新
闻啊？读一段听听，不过，我可不要听什么大批判的成果，要听新闻”。说
来也巧，当时小孟也正在看一段新闻，主席的这个要求，也正中下怀。

“您要听新闻，这儿正好有一段，我正想做个记号，等您不看书的时候，
读给您听听呢”。

“噢，一个想读，一个想听，巧合，巧合，你就读读看。”
“新华社长春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１日电：最近，在我国东北吉林地区降

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
“今年３月８日下午，宇宙空间一颗陨石顺地球绕太阳公转的方向，以

每秒十几公里的速度坠入地球大气层中。由于这颗陨石与稠密的大气发生剧
烈的摩擦，飞至吉林地区上空时，燃烧、发光、成为一个大火球，于８日１
５时０１分５９秒在吉林市郊区金珠公社上空发生爆炸。陨石爆炸后，以辐
射状向四面散落。”

读着读着，小孟突然发现主席坐了起来，这可是从来没见过的事。
记得有一次，唐闻生送来一份文件清样，读主席接见外宾的名单，因

为这个外国代表团是文艺团体，而且有 xx 夫人参加，所以列上了江青的名
字。小孟读完名单之后，只见主席点头同意。后来，秘书问起此事：“主席
听到江青的名字，没有提出去掉？”

“没有啊，反正我是念了江青的名字。”
“也许主席没听清吧，他一般不会同意江青去接见外宾的。”
好多次读文件、读报纸，主席都是听听而已。一般他总是静静地听着，

很少发表什么不同意见，也很少改变或卧或坐的姿势，所以小孟感到，主席
对给他读的东西，多半没有什么大兴趣。

而这一次，主席坐起来听了。小孟感到有些奇怪，忙放下手里的报纸，
准备去问主席有什么事，但主席又是用手势制止了她，并说：

“读下去，我在听。”



小孟又接着读起来：
“大量碎小陨石散落在吉林市郊区⋯⋯最大的三块陨石沿着原来飞行的

方向继续向西偏南方向飞去⋯⋯最后一块陨石在１５时２分３６秒坠地时，
穿破１．７米厚的冻土层，陷入地下６。５米深处，在地面造成一个深３米，
直径２米多的大坑，当时震起的土浪高达数十米，土块飞溅到百米以外⋯⋯
最大的三块陨石，每块重量超过了１００公斤，最大的一块重量为１７７０
公斤，大大超过了美国收藏的目前世界上最大陨石的重量（１０７８公斤）。

这次陨石雨，无论是数量，重量和散落的范围，都是世界上罕见的⋯⋯”
小孟读完这段消息之后，又开始读另一段新闻，主席马上说：
“小孟，就读到里吧，不用再往下读了。”毛泽东边说，边穿上了拖鞋，

小孟上前搀扶，他慢慢地向前走去。
看来，毛泽东被一种情绪笼罩着，他的脸上现出一种思虑，一种不安，

一种激动。
毛泽东在屋里走了几步，让小孟把窗帘打开。这又是很少有过的要求。

毛泽东站在窗边，望着那夕阳渐落的天际，望了很久很久，望得那样出神。
小孟见主席转过身来，便问道：
“主席，天上怎么会一下子落下那么多的石头呢？也太巧了，还没伤人。”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回答小孟的提问：
“这种事情，历史上可屡见不鲜噢，史有明载的就不少，野史上的更多

了。”
看来，今天主席很有兴致，他又问小孟：
“这方面的记载你见过没有？你们家里人有什么说法？”
小孟摇摇头，她也只能摇摇头，因为她对此确实了解得太少。
“这方面的记载我没有看见过，小时候，听我妈讲过，在我们家乡的一

个村边上，一天夜里，突然掉下了一块大石头，有磨盘那么大。后来，这块
石头，又被风刮走了。咳，都是瞎说，我才不信呢。”

“噢，你妈妈讲过这样的事，你还不相信。”
“我是不相信，您能相信？”“我相信噢，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

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变化，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
有吉兆，凶有凶兆。”

毛泽东说到这里，稍稍停了一下，然后接着说：
“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

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
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

毛泽东说这些话的时候，带着少有的感慨，少有的激动。
毛泽东似乎压抑了自己的激动，转换了个平静的语调：
“不过，要是谁死都掉石头，地球恐怕早就沉得转不动了⋯⋯”
毛泽东又在屋里走了几步，然后坐在沙发上又问小孟：
“我说的这些，你信不信呢？”
小孟看了主席一眼，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还是不信，那全是迷信，是古人瞎编的。”
小孟说完之后，似乎又觉得没有把握，她也很想听听主席的看法。于

是，她又好奇地反问：
“大人物要死的时候，天上会掉下大石头您真信吗？”



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他沉思了一会儿，才说：
“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
像是回答，又像是提问。
陨石雨的这一则消息，后来在民间，在老百姓那里，确实引起了不少

传说，不少议论：
“这陨石雨，可是百年不遇，听说落下了三块大石头。这三块大石头，

就是说中国必有三个大人物要归天了。”
“可不是嘛，三个领袖，周恩来、朱老总、毛主席，都是１９７６年逝

世。”
“那块最大的陨石，１７００多公斤，就是象征着毛主席⋯⋯”
“那些小的陨石，就是指唐山大地震死的那些人。”
“还真灵验呢。”
“你不能不信，有道理，我看也是这样。”
… …
１９７６年底，陨石雨的消息，还在人们中间这样议论着，解释着。
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２日，毛泽东听到陨石雨消息的这一天下午，他不

止一次地站到窗前，望着渐渐昏暗下来的天空，每次时间都很长很长。
仿佛那神秘昏暗的天空上，有谁书写了只有他才读得懂的文字。
十七、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
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凌晨。
毛泽东安安静静地躺在他那张宽大的木制床上。他那均匀的呼吸，那

安详的脸庞，那微微张启的双唇，使小孟感到毛泽东今天睡很舒坦，她放心
了。

自从７月中旬以来，毛泽东的睡眠总的不好。本来，多少年了，包括
那些远逝的战争年代，毛泽东的睡眠就是个大问题。国事、家事、天下事，
搅得他常常彻夜难眠，他苦苦地思索，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在屋里来回踱步，
就这样，送走了一个个黑夜，迎来了一个个明天。当然，这种情景是指他早
已过去了的壮年时期。为了能入睡，曾想了各种办法。睡前散步，看书看报，
吃安眠药，由医护人员按摩，这已经是多年来所采用的办法了。

进入８０高龄的毛泽东，入睡，更成了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小孟来到
毛泽东身边防工作之后，也常常为他的睡眠而发愁，使他能睡好觉，这成了
小孟的一个很重要的护理任务。不然，如果他睡不好觉，必然要有一系列连
锁反应，脾气烦躁，饮食不好，心肺病，脑系科病加重。自小孟进中南海以
来，在她的记忆中，毛泽东每天都要服安眠药。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小张、
小孟，再加上毛泽东，三个人每天都服一种药，有时毛泽东看小孟吃药，便
说：

“怎么，服安眠药，看来是近朱者赤噢，受了我的传染。”
小孟边吞药，边说：
“那可不是，现在吃安眠药都成了瘾，不吃简直睡不了觉。”
当然，小张小孟服药的目地是为了抓紧时间休息，每次一共四小时的

睡觉时间，若不马上入睡，就很难保证一定的睡眠时间了。
毛泽东服安眠药已有多年的历史，甚至对种药已产生了抗药性，有时

不得不超剂量地服用。方能生效。为此小孟曾对他说：
“主席，您天天吃安眠药，会不会产生副作用？听说，总服这种药结身



体不好呢。”
“孟夫子说得对，可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只能用这种办法噢，任何

东西吃了都有正、副作用，只要正作用大，那就可以取之。”
毛泽东很难一气睡上四五个小时，能连续睡上两三个小时也就很不错

了。
今天，看到毛泽东睡得好，小孟心里简直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不然，

她又要在本上写下“７月２８日１点－－４点，睡眠不好”的记录了。看见
毛泽东睡得那么酣畅，小孟忽然想起了以前秘书曾给毛泽东提的建议：

“主席，您睡觉之后，是不是可以由护士长来看着您睡觉，护士长比我
们的经验多，更会护理。”

毛泽东听了秘书的话，摆摆手说：
“不行，我不放心。”
小孟当时听了这话，心里感到奇怪，有什么不放心呢？打针都可以，

护理着睡觉不行？
一年多来，小孟倒是发现了毛泽东的一个特点，毛泽东身边用的人，

都是他自己认识的人，他熟悉的人，他自己用惯了的人，他就信任，不是他
自己认识的人，他一般不同意用，而且他也不喜欢身边有很多人。小孟又想
起另一件事：

有一段时间，小孟感到毛泽东总有一种寂寞孤独的情绪笼罩着他，有
时卧室里，大厅里总是让人感到一种沉闷，缺少活力，缺少欢声笑语，毛泽
东自己看来并不喜欢这样，所以他自己除了读书，批文件之外，常常让小孟、
秘书给他讲点笑话，而小孟又不怎么会讲，一个笑话也不能讲多少次啊。这
样，她有一次，便也给毛泽东建议，我看您应该多找几个护理人员。省得您
一睁眼，不是小张，就是小孟，人多了，热热闹闹的，今天小张给您讲讲这
个，明天小王给您讲讲那个，小张，小冯，小李，都来说说笑笑，那多好。
省得您这儿老那么静。毛泽东听了小孟的建议，马上回答说：

“静有静的好处，动有动的麻烦，还是那句老话，甘蔗难得两头甜嘛。”
小孟听了毛泽东的话之后，也摸不透他是怎么回事，也就不再提出这

样的建议。
今天，小孟又出现了这种思法。她想着想着，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忽然，小孟觉得有人在用力摇她的椅子，她被惊醒了，马上站起来，

发生了什么事？耳边传来了玻璃震动的哗哗的响声。她发现卧室里的窗帘正
在抖动。她往毛泽东的床上一望，看见他依旧躺在那里，很踏实，好象什么
事也没发生一样，只不过，已经睁开了眼睛，神态像是在想什么。

当小孟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时，护士小李、小俞已经从卧室
门口进来了，实际上是急忙跑进来的。只听小俞慌里慌张地说：

“小孟，地震了，大厅里的窗户震得好响。主席怎么样？没事吧？”
按平时的规定，她们不得允许是不能随便进入毛泽东卧室的，但今天

是特殊情况。也就顾不得这些了。
也不知是谁的主意，小孟她们几个人，从毛泽东床边的小柜子里拿出

一条床单，几个人一人抻一个角，撑在毛泽东床上面，为的是怕天花板上掉
下什么东西砸着他。她们一声不响地抻着，几分钟过去了，毛泽东又睁开了
眼睛，翻了翻身，他好象忽然发现了自己头上面的那条床单，那条白色的细
棉布床单在他头顶上面抻着。他略微转动头，向上面，向左右看看，他有些



奇怪了，微微一笑，然后说：
“怎么？抻床单做什么？”
小孟听见毛泽东笑着发问，便马上回答：
“主席，刚才发生了强烈地震，小李他们吓得不得了，赶快跑来，保护

您呢。”
毛泽东听了，似乎觉得十分好笑，又很好玩。他不慌不忙地说：
“地震了，越震我倒睡得越香噢，这叫地震不醒安如山嘛。”
小孟说：“我们都紧张坏了，您还有心思开玩笑。”
小俞说：“主席，这次地震可厉害了得很，比邢台那次感觉明显多了。”
“总有一天，会天塌地陷，自然规律么，不用怕。”
“您什么都不怕，我们可害怕死呢，可能还要有余震呢。”
小李也补充了这么一句。
“怕也好，不怕也好，我看你们抻着单子倒没必要。房子塌下来，一条

单子能顶住？”
毛泽东做了个落下来的手势，他用手向下挥了两下，几个工作人员才

把单子放下来，叠＝好放在一边。她们也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些莫名其妙。
大约４点５９分的样子，张耀祠来到了毛泽东的会客厅。他通知小张

小孟：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根据预测，近期很
可能还会有余震。主席目前住的房子不太牢固，需要让他马上搬家，搬到新
建的２０２房间去。那所房子安全些。

毛泽东现在现在住的房子，被称为游泳池。游泳池的住所是６０年代
用毛泽东的游泳池改建的，房子的四面都有宽大的玻璃窗，毛泽东卧室里的
窗户位置很高，平时全用白色帷幔挡住。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和一些熟悉毛
泽东的中央领导同志，都知道毛泽东的住处叫游泳池。“游泳池”已成了毛
泽东住所的代称。这所房子，他已经住了十几年了，据测不甚牢固，所以又
给他盖了２０２新房，早在地震之前就几次劝他搬家，但他始终不肯。

唐山大地震之后，小孟根据张耀祠的意见，对毛泽东说：
“主席，汪东兴、张耀祠都来过了，他们讲了这次大地震的情况．还讲

您现在住的这所房子不太结实，可能还要有余震，希望您赶快搬家。”
毛泽东听了这话之后，对搬家的事没有表态，只是紧接着问：
“这次地震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简报？”
小孟听到毛泽东询问有关地震的情况，她便赶紧把刚刚送来没多久的

一份简报清样拿来给他读了一遍：
“… … 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７月２８日３时４２分

发生强烈地震，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
震为７。５级，震中在北纬３９。４度，东经１１８。１度，震中地区遭到
不同程度的损失。”

毛泽东听了之后，显出一种少有和焦虑，小孟赶紧说：“您不怕，我们
还害怕呢，您也不替我们想想？”

小孟故意用这样的话去激毛泽东，没想到这办法还真灵验，毛泽东听
了这话，没有摇头，也没有摆手，而是闭上眼睛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

“你们怕，那就搬吧。”
毛泽东终于被说服了。他同意搬家的消息，几分钟后就传到了汪东兴、

张耀祠那里。二十多分钟之后，搬家就开始了。所谓搬家，其实，比一般人



搬家简单多了。２０２那所房子，虽然毛泽东一直末搬进去住，但一切都是
按随时赤住在管理着，每天打扫卫生，开窗换空气，调节温度，里面的一切
设施齐备，只要进来就能住。

１９７６年７月３１日上午，毛泽东搬进了２０２新房。这是在唐山
大地震之后的第三天，但在这里住了不到４０天，他就永远离别了尘世。

十八、走向人生的终点（上）
除了极少数的人之外，大多数的人始终认为：毛泽东每天日理万机，

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毛泽东永远是神采奕奕，精神矍铄。毛泽东总是如人们
在书报上看到的照片那样，经常伏案执笔，批阅文件，在会议室里开会，在
工厂家田头视察⋯⋯

直到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人们才在不知所措的茫然中结束了这种想
法。

其实人们从报纸上，从荧光屏上，从一切宣传的窗口中里，都看不到
毛泽东晚年真实的工作情况。

人们只知道，领袖人物，特别是早已被神话了的毛泽东，在决策着国
家的一切，在主宰着人民的命运。毛泽东的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对历史酿
成巨大的波浪，他的任何一个意念，都会形成滔滔洪水，一泻千里。

在中国这样一块特定的土地上，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这样一个特定的
历史时期，毛泽东具有特别的权力，特别的威望。他在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
人们的心中，是生命、是希望、是光明、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人们没有完全猜错，毛泽东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依旧在工作着，只
不过他的工作方式、工作环境已截然不同了。

有一批国民党的将领要特赦。关于此事的文件，名单在１９７５年１
２月份就送到主席这里来了，请主席批阅。主席很快就进行了批阅，主席批
阅之后，便把文件放在了柜子里，按常规，要等１９７６年春节时再正式发
下去。

快到１９７６年元旦了，有一天，主席忽然向秘书提起这个文件的事：
“关于特赦的文件发下去了吗？”

“没有，应该是春节前发”
“为什么要等春节呢？可以在元旦发嘛，既然决定了，我看早发比晚发

好，人家可是度日如年噢。”
毛泽东的最后日子里，他总是去做他觉得应该是他做的工作，包括不

断地会见外宾，只要秘书工作人员转告他，外宾请求接见，毛泽东从不拒绝，
既使身体状况很坏。在他的头脑里似乎总是盛情难却，而没有量力而行。

最后一次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就是一例。布托已经来几天了，一直
等待毛泽东会见，但由于主席身体状况不允许，所以一直没有安排。当布托
马上要离开中国，又一次提出见毛泽东时，主席的秘书便不得不把这种要求
向主席报告，果然，主席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其实，当时主席刚吃了安眠
药，正犯心脏病，但主席依旧同意安排。因此，才出现了接见时面部表情麻
木，直流口水的样子，也因此泄漏了毛泽东身体有病的绝密，这已是无法隐
瞒的事实。

病魔缠身的毛泽东感情依旧细腻丰富，他依旧惦念着亲人，怀念着故
交，关心着朋友。

女儿来看他，他会久久地深情地拉着她的手，用他不清晰的语音叙别



话旧。朋友来看望他，也会引起他的欣喜，引出不少话题。他在最后的日子
里，也曾关心过金日成。

也许，毛泽东与金日成有着特殊和友情，有着特殊的情感。毛泽东生
日时，曾对金日成送来的大苹果久久凝视，寄托一种异样的情思。当毛泽东
听说金日成眼睛患病时，特意派曾给他治过眼睛的唐由之大夫去给他治病，
那几天晚上，每次都有金日成治病的电报发来，主席总是认真地看。在朝鲜，
在这片并不十分遥远的国土上，牵动着毛泽东的情感。

１９７６年９月８日晚，就在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几个小时，他
还要来了日本三木武夫的电报看了，他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刻，他的心，
依旧在想，依旧在思索，他的眼睛，依旧在看，依旧在环视这个风云变幻的
世界。他不甘心退出，他不愿意退去，他要竭尽全力。

毛泽东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直至他的昏迷－－１９７６年９月８
目晚上八时十分。

毛泽东的身体日渐恶化，这是医生们，周围的工作人员早已看到了的
事实，而且已是无可挽回的趋势。

十年动乱，林彪的出逃，陈老总、周总理的相继去世，一系列的事件
对毛泽东来说，不能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虽然，作为一个领袖，他
对一切都很有远见，但他也毕竟具有常人的肌体，他的生理机能也早已开始
退化了。

１９７６年５月１２日毛泽东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这次会见，使小孟、小张大为紧张。本来，因看到主席精神尚可，才

同他讲了李光耀总理要不要全见的事，他当即答应会见，这已是常规了。
那天上午，主席的理发员小周给他理了个发、，又刮了脸。在会见前的

一个小时，小孟从主席专用的大衣柜里拿出了那套灰色的毛式服装。
“主席，您今天还穿这套衣服吧？”小孟说。
“就穿这个，不穿这个，穿哪个吗？”主席点头回答着。
小孟帮主席脱了睡衣，换上中山装，穿好后，又前后左右地看看，抻

抻拽拽把衣服拉得平平整整。看看毛泽东接见外宾之前的样子，小孟反而感
到有些新鲜了：头发整齐，服装笔挺，真显得精神多了。

平日的毛泽东，多数是躺在床上，多数是穿着细白布睡衣。头发不理，
很有些不修边幅，简直使小孟就感慨不到他是个众个瞩目的一国之君。

“您现在才像个主席了，平时，您哪儿像个主席呀。”小孟象是在开玩笑
地说。

“他就是扮成个呢，一扮就像，别人谁也扮不像。”小张刚刚从外边走进
来，也打趣地说。

“我去接见外宾，就像演员登台，哪有不化装的？”主席也开着玩笑。
时间到了，小张小孟一边一个，搀扶着毛泽东，走到游泳池会见大厅。

他刚刚坐下来一两分钟的时间，李光耀已由华国锋陪同来到大厅，小张小孟
把主席扶起来，她俩赶紧退后，隐到屏风后面，为的是不让录像里留下工作
人员搀扶的情景。但主席刚刚站起来与李光耀握完手，扑通一下就坐下了。
当时小张小孟在屏风后面看得很清楚，不约而同地小声“呀”了一声。会见
只有一两分钟、寒暄几句，便匆匆结束。

小孟小张很知道主席的病情，他经常两腿发软，无法站立，这次突然
坐下，是实在无法支撑的结果。早知这样，就不让主席安排这次会见了。



但是，这还不是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有一次，主席会见外宾时，为了怕让外界知道他的健康状况，而不得

不把鼻饲管和氧气管拔掉。其实，他早已需要靠这种管子来维持他的生命了，
但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如此，不可能完全真实，也不可能永久虚假，许多真实
中有一点虚假，或许多虚假中有一点真实，这都是客观存在的。

毛泽东自己也同意把管子拔掉，尽管这会很不舒服，会因缺氧而发闷，
但他也不愿用带着插管的形象去见外宾，去公之于众。

这次会见外宾时，等外宾进来的前两分钟才把插管拔掉，他的嘴唇立
刻有些发紫，小孟问他：

“您感觉闷吧？”
“有点闷，还可以。”
外宾来了。小张和小孟本来是一左一右地搀扶着毛泽东。小张在右边，

小孟在左边。外宾一出现，当摄像机对准主席和外宾的时候，按照惯例，小
张和小孟赶快撤走，躺进屏风里面，但这次，小张把手右边的手抽走了，当
小孟把载边的手也要抽走时，她感觉主席用胳膊夹着她的手，意思是不要抽
走，这样，主席用右手和外宾握了手，而左手还是扶着小孟，就因为这样，
新闻纪录片里也留下了小孟的形象。

十八、走向人生的终点（中）
很快，新华社送来了照片和电影片，小孟看到自己也在画面上出现，

觉得不合适。她知道自己是个护士，不想过多露面，因而，下次再接见外宾
时，她与小张换了个位置，她在右，小张在左。１９７６年５月２７日，毛
泽东又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这次会见，毛泽东没有站起来，只是坐着与布托会面。但此时的毛泽
东已明显地让人们看出，他面容憔悴，表情麻木，行动不便，更严重的是，
他的口水不断从嘴角流出，需一次又一次的取纸擦拭。

封锁极为严密的关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信息，已经不得已而透露出来。
人们从电视中看到了无法再掩盖的真情。
有一个中学老师，看了这个新闻报道的电视和报纸的照片之后，在底

下与另一个老师（还是一个比较要好的能说知心话的老师）谈论了几句：
“主席接见外宾时直流口水，好像眼睛都睁不开，看来身体有病。”
“报纸上登出来的照片，也看出身体不太好。”
就是这么几句对话，也在组织动员的交心，向领导揭发一切反毛泽东

思想的言行的强大攻势下，交代了出来，这就是天安门事件之后的追查活动
中出现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会见布托，是他在生命结束之前的最后一次会见。
１９７６年７月底发生了唐山地区的大地震之后，毛泽东的身体更加

恶化，他虽然也还是每天看书，但常常处于昏迷状态。
毛泽东在最后的日子里，依然是既不愿打针，也不愿意吃药。他依旧

相信，靠自己身体的抵抗力能战胜疾病的道理。他依旧坚守着治病也要“自
力更生”，因为用药打针，是“外援”。

但越来越虚弱的身体，使他固守的道理已是处于失败，他几乎是水米
不进。在医生的多次劝说下，才同意用了鼻饲插管。这种插管很细很细，是
从国外进口的。可以从鼻子一直插到胃里去。以此输送营养，维持生命。

“主席，您别老不听医生的意见，人家刘伯承身体不比您好，用了鼻饲



管，效果特别好，您老说靠自己的抵抗力，您没有营养，怎么有抵抗力呀。”
有一天，小孟又对主席进行了一番劝说。
主席这次听了之后，睁开他微闭的眼睛，然后轻轻说：“那就试试吧！”
插上鼻饲管之后，他果然在第二天，感到身上有点力气了。他显出高

兴的样子。
“小孟呀，你比我懂得多，我得听你的了。”
已经很少说话的主席，今天显得有些精神了。他已经有五六天都不说

什么话。
“您就得和医生好好配合，您的病会治好的，您不是听我的，要听医生

的。”
１９７６年６月中的一天，小孟请假外出回家，去看看她已经好久未

见面的丈夫，近在咫尺，远在天涯。小孟的丈夫小裴就住在府右街西侧的１
０２号，与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但小孟的工作性质，使小裴常常独守空房，
异常寂寞。小孟是晚上５点多钟才到家，二个人情深意切。不知有多少话要
说，但又不知从哪方面谈起。

７点１５分，突然有人来找，要求小孟马上返回中南海。
小孟回到主席的卧室，才知道，主席犯了病，心肌梗塞，十分危险。

只见主席的脸色灰黄，嘴唇呈现青紫，呼吸短促，主席的几个医生都来了，
政治局的人也来了，气氛相当紧张，奋力抢救，二十几分钟之后，才脱离险
情。

主席和心脏又开始了正常的跳动，每分钟由原来的１１０次变成了８
０次。他平静地躺在那里，不一会，又睁开了眼睛。

政治局的几个委员们一直守候在毛泽东身边，看到他睁开了眼睛，委
员们一个个上前探望。

张春桥从他前面走过了，姚文元从他前面走过了，王洪文也从他前面
走过了，华国锋⋯⋯吴桂贤、倪志福、许世友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局委员们都
是从他面前过去了。毛泽东只是似看非看的望着他们一个个身影。他是那样
无动于衷。无情可动，是他未从病态中缓解过来，还是不想去思考这眼前的
事情，人们不得而知。

但当叶剑英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抬起了那双显得又沉又重的胳膊，
他的手颤颤地抖动了几下，嘴微微地动了一下，细微得让人难以发现。

还是小张看出了毛泽东所表达的意思，她毕竟是太熟悉毛泽东的一切
了。毛泽东这些动作表示，他想与叶帅说话。小张的分析是正确的。

小张走到已过去的叶帅身旁说：
“叶帅，我看主席是想和您说话，您去问问看。”
叶帅点点头，又走到了毛泽东的身边。他这次离毛泽东很近很近，叶

帅俯下身来，低下头看着毛泽东，毛泽东的眼睛突然显得明亮起来，他那本
是黯然无光的眼睛，很久没有这样的光芒了，眼睛是心的窗口，他的心里一
定翻动着什么，但他的嘴已是力不从心了。只见他嘴唇在张翕着，但很难听
也他的声音。叶帅拉着毛泽东的手，紧紧握住，不停地向他点头。

毛泽东对叶帅讲了些什么？是对他表示了永久的别离之情，还是有什
么事情需要交代，还是对永远过去了的岁月的回忆？

毛泽东对叶帅曾有这样的评价：“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曾在中国
革命的许多关键时刻，起到了别人所不能代替的关键作用。



毛泽东自知已不久于人世，他在这个时候，或许会意识到，中国又将
面临一个关键时刻。如果真是这样，是否又要叶帅这样一个关键人物来起关
键作用呢？

此时，叶帅办能拉住毛泽东的手，但无论如何，也拉不住毛泽东的生
命。

毛泽东，从８月底直至他的谢世，多次昏迷，多次抢救，在昏迷与抢
救的过程中，他渐渐向着另一个世界走去。

谁也无法真正知道，濒临死亡的前几分钟，几秒钟，他真实感受是什
么，除非他死而复生过，那他自己也许会说清楚。

９月８日晚７时，小孟来接班，几天来，政治局的常委及委员们，一
直在轮流值班，医务人员一直在身边观察毛泽东的病情，量血压、测脉搏、
导尿、听心脏、输氧气，不停地进行着。

这时江青也来了，这时，她的到来，不用经过毛泽东的批准，毛泽东
已没有批准与不批准的精力了。她可以作为家属随时来探望。江青来探望，
并不在毛泽东的眼前，而是在其身后，因为在这之前，江青出现的时候，毛
泽东只要清醒时，总是有反感烦躁之清，为了不引起新的刺激，江青就在背
后看看。

７点１０分时，毛泽东的呼吸急促起来，小孟过来，低头给主席按摩
胸部，主席用很低的声音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医生赶紧把氧气的管子放在他的鼻子处。他用手去拽，肯定是不舒服，
过了几分钟呼吸开始平静起来，这时，医生看见主席的鼻孔里有一点嘎巴儿，
就把输氧管先拿下来，用棉花签给他弄出来之后，又给他戴上输氧器时，他
就一点反应也没有了，又是处于极度的昏迷。

抢救，抢救，四个多小时的抢救，但一直是昏迷，他再也没有醒来。
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小孟说的：“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零时。
毛泽东的卧室去大厅的走廊通道上，那宽宽的通道里，电视荧屏正显

示着毛泽东心脏跳动的情况，一道波浪式的曲线在起伏，在抖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所有常委，所有委员们，毛泽东身边所有的工作人

员，都在静静地注视着荧光屏上的这条曲线。他们没有表情，没有话语，没
有判断，没有猜想。

华国锋静静地目视前方，
王洪文眼睛在不停地睁闭。
张春桥一副冷静的神情，
汪东兴眉头微皱。
… …
平静、木然、无言、沉默，这也许只是外在的表现。
０时１０分，荧屏上的曲线突然变成了一条直线，一条微微抖动着的

直线。
十八、走向人生的终点（下）
委员们，工作人员们，家属们，一切在场的人们立刻打破了沉寂－－

向前倾身，睁大眼睛，死死地盯住荧屏，小声议论。迟疑着迟疑着，判断着。
这条直线，这条由曲线变成的直线，表明什么？几分钟过去了，荧屏上一直
是一条直线，一条仍在微微抖动着的直线。



毛泽东先停止了呼吸，继而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条直线表明着。
一个护士从毛泽东的卧室里走出来，走得那样轻，她向外边等候的人

们说了一句：“主席去世了”。
她的话也说得那样轻，几乎看不出她嘴的动作，仿佛这声音是从口腔

内部发出的。
人们一齐走向卧室。
十几分钟之后，医生们退去了，政治局的委员们退去了，家属也退去

了。
汪东兴、张耀祠告诉小孟小张，留下来把主席的遗物整理一下。
委员们，家属们都开会去了。
小孟拿起床头小桌子上的那几份文件。那几份主席最后批阅的文件，

放在文件袋里。她又拿起那本依旧打开的“三木”的书，轻轻地把它合上了。
在这本书上，留下了毛泽东的最后的目光，留下了他最后的思索，留下了他
最后的情感。

小孟向毛泽东的遗体望了一眼，她又把目光投到了那本“三木”的书
上。她仿佛要在这本书上找到主席留下的目光，留下的思索，留下的印迹。

她悄悄地把主席读过的最后一本书，放在床侧的书柜里。她放得那样
轻，那样小心，那样心细，生怕自已的稍重的动作，会抖掉毛泽东在上面留
下的痕迹。

小孟把主席最后换下来的内衣服、内裤，叠得平平整整、放在床头的
小柜子里。

小孟把主席用过的铅笔拿起来，细细地看着，小周给主席削好的这支
铅笔永远不会再被人用了。她真想拿去做个永久的纪念，但她这种念头闪现
的同时，一种指责声已在她耳边响起：“你怎么可以这样，不行，不能办这
种事情。”

她把铅笔轻轻拿起，又轻轻放下，依旧放在小桌子上。
在主席床头的书桌上，她发现一本厚厚的鲁迅选集，不由得翻了几下，

忽然发现里面有一封信，一封没有装在信封闭里的书信。这是李敏写给毛泽
东的信。爸爸：

您好，您近来身体怎样？女儿十分惦念，您让我读的这本鲁迅选集，
我已经都读完了，什么时候，我想和您谈谈这些杂文的看法，这本书里您画
了不少符号，写了一些评注，我都仔细看了，但有些地方还是不明白什么意
思，我想抽空找您问问。

祝
愉快
您的女儿李敏
１９７５年４月１５日
小孟把这封女儿李敏给父亲的信又夹在书里，放回了书柜。她们做了

些简单的整理，就不知还要整理什么了。
主席的卧室里，此时是这样的空阔，这样的寒冷，从来未有过的寒冷。

一向是２３度的恒温已降至了零度，从空调机里送来的快速风吹动着宽大卧
室的角角落落。白绸子的垂地窗帘掀起，落下，落下，掀起。主席房间里，
从未有过这么大的风。白色帷幔的舞动，增添了这里的空寂。



主席的卧室里，此时是这样的安静。几小时之前的人影晃动，几小时
之前的医疗器械之声，几小时之前的细碎的脚步声，几小时之前的人们的低
声悄语，几小时之前人们的咳嗽声，喘气声，几小时之前人们的焦虑⋯⋯此
时都消逝了，都随着主席心脏的停止跳动而消逝了。人们都是回去休息了，
政治局的委员们都开会去了。

小孟，身裹棉军大衣，却还感到那样的冷，她呆呆地望着静卧在那张
宽大木制床上的毛泽东。他是在这张小孟熟悉的床上安息了。他今天静卧的
姿势不同以往，他不再是左侧、右侧躺着。他仰卧平躺，显得那么安宁。只
是嘴巴略略张开。小孟用手轻轻地托了一下他的下巴，就合上了他的双唇。
他那灰黄色的脸上，还挂着一丝安然的微笑，死神奇迹地还给了他那副安详
的脸庞。

小孟坐在离主席几米远的沙发上，静静地望着仰面而卧的毛泽东。
毛泽东的身躯用粉红色带梅花的毛巾被盖至胸前。小孟望着望着，仿

佛觉得他的胸部依旧在一起一伏，仿佛觉得他的心脏还在跳动，还在粉红色
的毛巾被下均匀地跳动。她没有哭。她只是默默地、茫然地望这熟悉的身躯。

是什么疾病夺走了毛泽东的生命？是心脏病？是肺气肿？是综合症？
尽管他那么相信他会死，但他又曾那么留恋着这不寻常的人生。

尽管毛泽东的人生历程震撼了空间，吞噬了时间，尽管他具有军事天
才和政治才华，尽管死后他的名字还闪着光彩，但当他逝去的时候，也是那
么安静。既没有出现狂风四起，暴雨滂沱，也没有出现山呼海啸，地动山摇。

一个伟人，一颗曾闪光夺目的巨星，当他逝去的时候，也是那么安静。
此时，小孟的视线变得那么模糊，她的神智变得那么飘摇，她忘了空

间，也忘了时间，忘记了失落的自己。
毛泽东离去了，她不知她将来会怎样，她没有太大的悲痛，更没有心

碎神伤，她只感到一片茫然。
９月１１日的夜里，毛泽东的遗体就要运出中南海了，毛泽东就要永

远离开这个他生活了２０多年的地方。
毛泽东的卧室里，灯火十分明亮。壁灯、吊灯都打开了，照得人几乎

睁不开眼睛。这里聚集的人从来没有这么多过。生前，他的卧室里没有特殊
准许从来不让别人进来，只有小张和小孟经常出入。此时，各方面的人士都
来了。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

１２点钟，毛泽东卧室外面开来了一辆大型的灵车，用黑绸子制成的
黑花缀在车前，花的两边垂下黑纱，车后部，整个是打开的。毛远新跟几个
人说了什么，这些中南海干部处的同志们，便上前把主席的遗体抬起来，放
在一辆平板小车上，由一个人推着小车，把遗体送出了卧室，送上了那辆大
型灵车。

灵车从中南海西门缓缓开出，十几辆小车护送着。
灵车队，在中秋的深夜里，在府右街的路上，缓缓前行，向着人民大

会堂流动。府右街、长安街，今夜是这样的干净，这样的宁静，两旁的树木，
沐浴在清冷的银色月光下，一动不动，街道两旁今夜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
荷枪实弹的战士们，显得格外严肃。

微微的秋风吹动着灵车的黑纱黑花。黑纱黑花在秋风里飘动，没有哀
乐，没有哭声，只有沉寂，只有凝重，灵车已在长安街上，从西向东缓缓流
动。



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今夜的路怎么显得这般遥远，这般漫长。灵
车队终于到了大会堂正门。

大会堂正面的大厅里，此时已是灯火通明，毛泽东的遗体被抬着放在
了大厅中央，早已摆放好了的平台。一面党旗覆盖了伟人的身躯。接着，又
盖上了水晶玻璃棺罩，在水晶棺的四周摆放了鲜花翠柏。

人民大会堂里已经没有小孟的事情，她又被汽车送回了中南海。这时，
东方破晓，曙光升起，小孟又回到了毛泽东的卧室。她和小张两个人不知该
做些什么，整理什么？她们依旧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坐在那张她们曾多次坐
过的，那张离主席床只有两米远的沙发上。

毛泽东那张宽大的木制床此时显得那么平整、光滑、洁净，一条白色
的单子把它平平地覆盖住。这张床的主人，曾是那么亲密的主人，永远不会
在上面就寝了，永远不会在上面看书，与人谈话了。

小孟，毛泽东的半个小同乡，毛泽东身边的最后一名护士，当毛泽东
离开中南海之后，她却还留在中南海里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光。

她不用轮流值班了，她也不用再去服用速可眠。
一个多月里，她每天都是在毛泽东的卧室书房里，整理，整理。
生活用品，文件，书籍，既要封存，又要尽量地留下最后的印迹。毛

泽东生活的印迹。
毛泽东生活的印迹，要保留着他留下的一点一滴的痕迹，这些书，这

些文件，这条毛巾，这床被单，这件灰色中山装，这条肥大的西服裤，这个
喝水的杯子⋯⋯都有一段历史。

中南海，将永远留在小孟的生活里，永远留在她生命的旅途中，永远
留在她的记忆里⋯⋯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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